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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站气象观测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王晓龙在洲滩湿地进行近地
面观测。

王晓龙（左一）和研究生开展
洲滩湿地调查与观测。

科研人员进行水体测量。 袁一雪 /摄

鄱阳湖地处江西省北部，湖水随季节流
转快速变化起伏，加之与长江唇齿相依的江
湖水力联系，因而具有独特的生态研究价值。
2007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以下简称南京地湖所）鄱阳湖湖泊湿地综合
研究站（以下简称鄱阳湖站）在江西庐山市南
康镇的湖岸悄然扎根。这里，恰是临近鄱阳湖
与长江交汇口的西岸。

十八载春秋弹指过，鄱阳湖站从最初的
生态监测“前沿哨兵”，变成集监测、研究、示
范、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鄱阳湖站的科研人员以湖为家，用日复一日
的坚守、年复一年的执着，在这片水域编织起
湖泊生态安全的“守护网”。

一颗定心丸

今年鄱阳湖枯水期来得有点早。8月 8
日，鄱阳湖星子站水位已跌至 11.99米，较常
年均值偏低 5.28米，提前 87天进入枯水期。
湖水退去，露出水草与洲滩湿地。放眼望去，
本该湖水涟漪的鄱阳湖犹如广阔草原。

鄱阳湖站副站长、南京地湖所研究员王
晓龙与工作人员刘贺等人从鄱阳湖站出发，
驱车一小时来到沙湖山湿地，完成每个月的
监测工作。

他们先用无人机从高空俯瞰，记录水面
与洲滩湿地面积，随后搬起装满采样所需物
品的大塑料箱，沿着湖岸大坝走进“草原”，几
个转弯后，就被一人多高的水草掩盖了身形。
箱子里装着便携式水质仪、采水器、土壤水分
测定仪等物品，用于记录与调查地表水水位、
地下水水位、水质与水生态，洲滩植被以及土
壤性状。最后，他们还会将部分植物和表层土
壤采集带回，进行室内测试分析。

由于水落得早，苍耳、羊蹄酸模、小飞蓬，
甚至乌桕木、桑树、构树等陆生植物，在湖水
退去后的洲滩湿地上频频出现，占据了原本
湖区优势物种灰化薹草的领地。

此番情景让王晓龙想起 2022年 7月，鄱
阳湖也曾遭遇水位突降。数据显示，那是自
1951 年有记录以来鄱阳湖最早进入枯水期
的年份。这样的变化不仅对鄱阳湖生态造成
影响，更对鄱阳湖区百姓生产生活乃至当地
生态构成严峻挑战。那年 7月下旬的一天夜
里 11点半，王晓龙突然接到当地林业管理部
门的电话，紧急邀请他参加次日专家论证会，
为百年一遇的干旱提供应对策略。
“放下电话，我连夜查阅鄱阳湖站 2007

年至 2022 年记录的水位数据、1955 年至
2007年的数据以及突变点，确认历史上是否
出现过类似情况。”王晓龙说。鄱阳湖水面积
遥感数据显示，这种情况并非首次出现。让他
稍感心安的是，随着第二年水文节律恢复，鄱
阳湖会恢复原状，湖区与湿地的植被并没有

出现不可逆的转变。
在当年的研讨会上，王晓龙汇报了分析

结果。强大的数据支撑加上科学解析，像一颗
定心丸，安抚人心。

这些数据离不开鄱阳湖站科研人员持续
不断的数据监测与采集。他们在注入鄱阳湖
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水系中都布设
了采样点。其中，水域生态环境长期定位监测
点有 15个，这些监测点位在丰水期时会拓展
到 85个。

除了鄱阳湖与湿地，鄱阳湖站内也安装
了大大小小不少设备，从气象、干湿沉降、降
水、蒸发量、风力、水环境等多维度关注着鄱
阳湖的点滴变化。
“最初，我们只着重监测湖水、土壤、大气

和水生态相关数据，后来将湖泊湿地生物多
样性中的鸟类与鱼类现状也纳入监测范围。”
鄱阳湖站站长、南京地湖所研究员徐力刚解
释说，“目前我们已经构建了包括鄱阳湖水
体、洲滩湿地，乃至流域全方位的监测体系。
这套监测体系能够为鄱阳湖及其流域的生态
环境现状与变化提供最系统全面的原始数据
支撑。”

一次重要调研

数据收集是第一步，对数据的深度研究
才是释放监测价值的关键。

建站初期，鄱阳湖站的研究设备不完善，
有些样品甚至要依靠人力运回南京，在研究
所里进行进一步测试分析。

如今，在鄱阳湖畔这座两层的红顶白墙
实验楼中，生物实验室、生态实验室、化学实
验室、水文实验室、分析仪器室、前处理室、药
品储藏室功能分区明确、设施配置齐全，足以
满足日常观测及科研任务需要。

基于这样的科研能力，2022年汇报结束
后，相关专家建议在鄱阳湖有条件的区域加
强水位调控，并制定水位调控预警预案。

为了不让水位调控引发其他问题，鄱阳
湖站众人紧急调研，着重解决从哪片区域补
水、水位补充高度等具体问题。因为科学调控
及时有效，不仅没有影响候鸟迁徙，而且那一
年前来鄱阳湖越冬的候鸟数量甚至超过了
2021年。
也因为那一次调研，鄱阳湖站的科研人

员认识到极端水情条件下，碟形湖对维持鄱
阳湖生态系统功能越发重要。

碟形湖因像盛满水的碟子而得名，是“鄱
阳湖生态减震器”。丰水期时，它们是调节洪
水流量的蓄水池，减轻主湖区防洪压力；枯水
期时，彼此独立的碟形湖，作为单个生态系
统，每一块都是候鸟的越冬圣地。然而，随着
枯水水情频发，碟形湖的生态功能逐年下降。

2022年，徐力刚与王晓龙等人在常湖池

开展碟形湖生境异质化改造与生态功能提升
研究示范，希望找到碟形湖实现自然循环能
力的最佳方案，帮助更多面临绝境的碟形湖
焕发生机。

他们先在近岸带洲滩湿地上挖掘出与主
湖面平行的支浜，增强水系连通，将靠岸的一
侧修建为陡坡，种植芦苇等高滩湿地植物，形
成湖区与人类活动区域之间的天然屏障；靠
近主湖区一侧则设计为一连串大小不一的坑
塘，种植沉水和浮叶等水生植物，供底栖动物
与候鸟食用；各水体以沟渠相连，确保极枯水
情下维持生态水量。

今年枯水期来得这样早，支浜和大小坑
塘中却依然有水，植物茂盛。王晓龙知道，这
里已做好迎接候鸟的准备。

为了进一步增加生境多样性，鄱阳湖站
的科研人员还在坑塘外侧构建断续分布的生
态鸟岛，减小风浪对示范区水体的扰动，为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提供助力。这样的
生态鸟岛具有固岸、护堤与截污的作用，更重
要的是可以为候鸟提供休憩场所以躲避外界
干扰。
“我们最终希望，不论是人工构建的坑塘

系统还是生态鸟岛，都能完美融入大自然，提
高候鸟栖息地质量，维持鄱阳湖生态环境的
良性循环。”这是徐力刚的心愿，也是鄱阳湖
站众人努力的方向。

一幅广阔蓝图

曾经，鄱阳湖面临着湖区采砂、污染物排
放等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加之极端干旱事
件屡屡出现，使得湖泊不断萎缩，湖泊水质有
所下降，湿地生态系统无论是结构还是功能，
都出现了退化现象。
“以前在鄱阳湖开船可不容易。”鄱阳湖

采样船的驾驶员曾是靠湖吃饭的渔民。谈及
鄱阳湖生态变迁，他颇有感触：“那个时候因
为无节制的挖沙，导致湖底坑坑洼洼，再加上
滥捕，生态环境很不好。”

鄱阳湖的生态安全与候鸟迁徙安全息息
相关。目前，每年有超过 60
种、70 万只的候鸟在此越
冬。在这些候鸟中，白鹤的
命运尤为牵动人心。

因战乱与生态破坏，
原本白鹤常规飞行的 3
条迁徙路线中，仅剩 1 条
经过鄱阳湖的东亚迁徙
路线。每年全球约 4000
只白鹤中 98%选择在鄱
阳湖越冬。也因为越冬地
岌岌可危，白鹤被列入全
球极度濒危物种。守护鄱
阳湖生态环境，就是守护

白鹤最后的自然方舟。
这群以鄱阳湖为家的中国科学院人“疏

治结合”，一边对污染物产出、输移过程及其
对鄱阳湖水环境生态的影响持续进行深入研
究，一边不断拓展基于洪泛过程的鄱阳湖湖
泊及湿地生态健康监测与评价，以及湖泊流
域水沙一体化调控和污染物联合控制的途径
与策略等新领域。

通过长期观测，他们已研究揭示了鄱阳
湖洪泛湿地洪水脉冲过程的影响与作用机
制，为后续通江湖泊生态水文以及湿地生物
地球化学等前瞻性研究奠定基础；在洪泛湿
地生物多样性格局形成及其影响机制等相关
研究方面积累丰富经验，为关键生物物种保
护等提供技术支持。

不仅如此，他们记录的长序列水文、水
环境与水生态基础数据，为研究揭示长江
与鄱阳湖江湖关系演变过程、驱动机制及
其对鄱阳湖水文水动力的影响，阐明鄱阳
湖湖泊水环境与水生态演变规律等提供坚
实保障。

数据支撑、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以及示范
应用，他们的坚持让鄱阳湖始终是白鹤等越
冬候鸟最安全温暖的港湾。

站在鄱阳湖岸边，徐力刚远眺，目光所及
是更广阔的湖面乃至与湖面相连的长江。他
正在思考构建鄱阳湖及其流域的水文 - 水
动力与水生态耦合模型，并计划开发“监测 -
模拟 -预警 -管控”的水安全保障一体化平
台，为地方政府应对洪旱灾害、富营养化治理
等提供决策支持。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湖泊流域水文过

程调控、洪泛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候鸟栖息地
保护与流域综合治理等研究，构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江湖生态格局，为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与长江水安全保障作出应有的贡
献。”徐力刚的话语坚定有力。

初冬时节，候鸟翔集。常湖池、沙湖、大
湖池等碟形湖上，候鸟在水面划出优美弧
线，那是鄱阳湖站将论文写进波光云影里
最好的验证。

鄱阳湖畔
5秒一次的“轻吟”

初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鄱阳湖湖
泊湿地综合研究站（以下简称鄱阳湖站），有个声音很难
忽略。它不刺耳，声调有起伏，略似莺啼，每隔 5秒就会
出现一次，日夜不停、全年无休。

声音来自矗立于站内的多普勒雷达 sodar风廓线仪。
它向外散播声波，同时接收声波与大气湍流相遇后返回的
散射信号，从而获取大气风廓线资料。如此不间断、长时间
的记录是反映鄱阳湖复杂的湖 -陆风特征不可或缺的重
要依据。

有规律的嗡鸣音早已成为鄱阳湖站的一部分。它像
集结号，将科研人员们从各地召唤至此，伴着他们入眠，
也呼唤他们醒来。对于他们来说，这里是工作地，也是
家。特别是采样归来时，听到这个声音就意味着到家了。

在风廓线仪不远处，有一片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设备
的林地，树木高低错落，树叶遮天蔽日，据说现在还有眼
镜蛇出没。那片林地是特意保留着的，那是鄱阳湖站建
成之前的样貌，也映衬着鄱阳湖站日新月异的变化。站
在林子边缘，可以望见不远处鄱阳湖内安装的 24小时
监测设备。

就是在这里，徐力刚与王晓龙等人见证了鄱阳湖站
从无到有、科研设施越来越完备、科研支撑能力日渐增
强的变迁。他们的身份也从研究生到研究生导师、从助
理研究员到研究员，成为鄱阳湖站发展过程的中流砥
柱。如今，他们的学生正接过鄱阳湖生态环境质量与保
护的接力棒。

在实验室，博士研究生张姚正在研磨土壤样本。他
跟随导师从事流域生态学、水生态健康评估、底栖生态
学的研究。这项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处理从鄱阳湖采
集的泥土样本，将它们研磨成为符合研究标准的细度，
标准从 1毫米到几十微米不等。

将 200个泥土样本按照要求研磨完需要多久？张姚
穿着白大褂，戴着一次性手套，站在实验台前，用了 8
天。“这样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唯有这样的坚持，才能
让我们研究的成果真正应用到鄱阳湖生态保护中。”他
说话时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在船上，硕士研究生田莘已经完全胜任采样工作。不
论是采集水样，还是收集底栖动物、植物和泥地，抑或记录
各种与天气和水文相关的数据，他都驾轻就熟。他心里更
清楚的是，采集工作只是开始，那些底栖动物和植物样本
要在当天完成前期处理并分类保存好，无论多晚。

下船，登车，再回到被嗡鸣声笼罩的鄱阳湖站，夜色
已浓，食堂的灯光渐次熄灭，实验室的灯光却准时亮起。
其实嗡鸣声不大，若全神贯注于工作，几乎与呼吸融为
一体；但嗡鸣声也不小，离开鄱阳湖站时，车开出了很
远，风廓线仪的嗡鸣声却依然在耳边回响。

我忽然明白，真正的生态保护，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
壮举，而是无数个 5秒的默默坚守。这 5秒一次的“轻吟”，
便是他们以岁月作弦，在鄱阳湖畔唱响的生态守护之歌。

记者手记

旷野中最亮的 ———野外台站巡礼

2025年 12月 18日 星期四

“博物学家”王晓龙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行走在湖水退去后长满水草的洲滩湿
地上，不能一味欣赏美景。顶着耀眼的阳
光，要格外注意脚下，看似平坦的灰化薹草
下实则高低不平，有时还会被藤蔓绊住。一
脚踩下，惊起各种虫子自不必说，也许还会
遇到蛇。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以
下简称南京地湖所）鄱阳湖湖泊湿地综合研
究站（以下简称鄱阳湖站）副站长王晓龙身着
半袖衬衣、牛仔裤，脚踩一双球鞋，在洲滩湿
地上如履平地，很快就将身后众人甩开一大
截。他着急赶赴沙湖山示范样地，因为今年枯
水期提前，他担心碟形湖能否留存住足够的
水量。

没学过植物学的植物学家

“看，水车前！这可是老百姓常用的一味
中药材！”王晓龙指着湖中的一处植物介绍
道。那是生长在碟形湖中的几朵小白花，并无
特别，如果不是他提醒，大概无人注意。

水车前又叫龙舌草，它的种子能在泥土
中沉睡几十年，条件适宜时便会苏醒，也是生
态环境向好的表现。“我们往年没有在这片区
域发现过它，明年能否再见到它，还需要继续
观测。”这个发现让王晓龙颇感欣慰。

王晓龙边走边向记者介绍路边的植物：
这是具刚毛荸荠，与常见的荸荠味道不太一
样，其球状根茎是候鸟最喜爱的食物之一；那
是灯芯草，以前文献记载遍布全湖，现在只能
在沙湖、中市湖等保护较好的碟形湖中见到
大范围成片分布的野生种群；这是粗梗水蕨，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多在水质清澈、水位稳定
的区域成片生长，它的羽叶像小爪子。最常见
的是灰化薹草，秋天鄱阳湖最美的是大片的
粉色蓼子花……

无论常见还是不常见的植物，王晓龙都
能说上几句，俨然一位植物学家。有趣的是，
他的学术背景中并未出现过植物学。王晓龙

的本科专业是土壤化学，硕士生期间主修土
壤微生物，读博阶段选择了生态学与环境管
理。2008年加入鄱阳湖站后，他的研究领域
又转向水文与生态系统评估。尽管他的每个
专业看似都与植物学“擦肩而过”，但其间又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6年 12月，这位没有植物学背景的
科学家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出版了《鄱阳湖湿
地植物图谱》，书中原汁原味地记录了王晓龙
自 2008年进入鄱阳湖站学习工作后，实地观
测到的 46科、129种湿地植物。

深谙候鸟习性的动物学家

王晓龙熟知湖区草木，更懂在这里生活
的动物。例如生活在鄱阳湖底的底栖动物，这
些湖底的小生命，不仅是水体质量的生态晴
雨表，也是维系鄱阳湖生态环境正常运转的
重要一环，更是候鸟过冬的口粮之一。

每年，候鸟如期而至，王晓龙也会利用闲
暇时间去观察，因为它们是鄱阳湖生态工作
的主考官。
“那是白鹤，飞起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它

翅膀尾端有黑色羽毛。”王晓龙指着湖中的
鸟群说。他又指向天空中飞翔的鸟群说道：
“那是灰鹤，可以看到它眼后至颈背有白色
条纹，如果再离近一些可以看到它的顶冠
中心是红色的。”

问起他为何能练就“一眼识鸟”的本领，
王晓龙谦虚地笑笑：“这不是我的强项，不过
看得多了能认出几只。刚来鄱阳湖的时候，我
还以为天上飞的都是大天鹅。”

比起识鸟，王晓龙更了解候鸟的习性，因
为他正在研究鄱阳湖洲滩水位变化对候鸟的
影响。
“湖里有多少深水、多少浅水、多少泥滩，

长着什么植物，都会影响候鸟的选择。”王晓
龙解释。为了做好候鸟家园的设计师，他的研
究精细到水位每变化 0.5米对候鸟栖息环境

产生的影响。
由于长时间在野外观察研究，王晓龙被

晒得黝黑。他常常要行走在一人多高的水草
中，蒸腾的水汽聚拢在周身，闷热异常，草帽
是戴不住的，晒伤是常事。有一次，他脖子后
面因晒伤爆皮，白花花一片看起来有点吓人，
回到南京坐地铁时，周围人都与他保持距离，
以为他得了皮肤病。

不畏艰险的水文学家

除了洲滩湿地采样点，在丰水期时，王晓
龙每个月还会带领科研人员乘船深入湖心进
行采样。

现在鄱阳湖站使用的采样船是几年前新
购入的一艘快艇，有窗有座，有厕所。在此之
前，科研人员一直乘坐的是一条铁皮船，发动
机声音大到说话时要用手拢音，将嘴巴凑到
对方耳边大声喊，有时实在难以忍受噪声，他
们就用卫生纸塞住耳朵。

那时船慢，去稍远的采样点来不及返
回，就会住在船上。人多，船小，只能挤着
睡。“住在船上很有意思，在船上煮面都是
香的。”王晓龙笑着说。但只要船上点灯，湖
面的飞虫便会循着灯光聚拢而来，有时一
摸胳膊就能抓到几只蚊子。有些虫子还会

慌不择路地掉进煮好的面里。“开始我还会
用嘴吹一吹，但后来虫子实在太多，也就囫
囵吞下了。”
有一次，王晓龙带领几个学生在湖中

进行日常采样，突遇大风，湖面掀起白头
浪，小船被浪头打得摇摆不定。所幸船老大
经验丰富，不再冒险往回开，而是就近停靠
在不知名的岛礁旁，直到几个小时后风浪
结束才启程。现在想起来，他依然有些后
怕。要知道那样的大风大浪，如果有人落水
就会被卷进浪中，再冒出头可能就是距离
船十几米以外了。
在鄱阳湖上采样遭遇的风险不只是风

浪，潜藏在水下的血吸虫同样不容忽视。为
避免血吸虫通过皮肤钻进体内，同时防止样
品被污染，科研人员有时会戴上双层手套：
内层一次性手套紧贴皮肤，外层则是厚实的
橡胶手套。双手很快被闷出汗，因为一次性
手套在潮湿的手上很难穿脱，他们往往要等
结束一天工作后才会摘下，此时双手早已被
汗水泡得发白起皱。
不论现在还是以前，王晓龙从未觉得

苦。面对研究，他总是保持十二分的热忱。
现在的他决定迈向更广阔的领域，用学科
交融的智慧，为鄱阳湖织就一张更坚韧的
守护网。

他们在鄱阳湖写下“守湖”生态答卷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枯水期的鄱阳湖。 戚金葆 /摄


